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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兩
年
，
讀
到
蕭
颯
的

「
我
兒
淡
生
」
短
篇
小
說
(
人

選
爲
聯
合
報
六
十
八
年
度
小
說
獎
及
李
昂
所
絹
「
六
十
七
年

度
短
篇
小
說
選
」
)
時
，
只
覺
不
過
是
年
輕
人
忿
世
疾
俗
地

掙
扎
於
現
秕
會
的
故
事
罷
了
！

蕭
颯
選
擇
了
「
母
親
」
l
_

辶
知
識
份
子
的
職
業
婦
女
的

台
北
人
的
新
形
象

論
蕭
颯
的

單
一
親
點
，
用
事
官
素
模
的
文
字
，
以
話
家
常
的
筆
調
，
妮

妮
地
敍
述
一
個
十
分
逼
眞
的
「
氐
受
」
，
從
淤
生
的
「
小
賄

候
好
白
，
好
胖
，
好
乖
的
一
個
小
孩
子
」
(
頁
六
一
)
＇

進

入
到
少
年
期
便
開
始
頂
嘴
、

反
抗
父
親
，

高
中
時
交
策
友
、

玩
鎖
、
竊
書
，
用
獵
刀
砍
傷
同
學
，
「
爲
了
正
毅
」
公
然
指

斥
師
長
是
貪
污
敗
類
，
而
遭
到
茵
告
開
除
，
考
上
大
學
，
裝

了
一
肚
子
半
生
不
熟
的
淑
世
論
調
，
立
志
要
肩
擔
起
改
革
這

丶
少
年
呤
愁
溈
味

不
合
理
祉
會
的
使
命
，
並
不
留
情
地
對
父
母
有
所
抨
擊
。
另

一
方
面
，
筷
生
在
學
校
裏
，
却
是
個
「
有
熱
誠
、

有
愛
心
、

有
幹
勁
的
好
靑
年
°
」
(
頁
七
六
)
，
那
種
飛
揚
佻
脫
，

意

氣
橄
厲
，
宛
若
「
雖
干
萵
人
吾
往
矣
」
的
氣
慨
！

畢
業
後
的
漢
生
，
抱
箔
渦
懷
理
想
和
山
般
屹
立
的
志
氣

，
開
始
他
「
唐
詰
訶
德
」
的
征
途
。
從
一
行
幹
過
一
行
，
一

件
工
作
換
過
一
件
工
作
，
一
次
抱
怨
接
過
一
次
抱
怨
，
這
世

「
我
兒
漢
生
」·

呂

界
就
找
不
到
如
他
意
的
事
，
全
人
類
都
像
是
故
意
和
他
做
對

，
致
令
他
無
事
順
遂
，
到
頭
來
也
只
有
接
受
一
切
都
是
徒
然

的
命
運
，
囘
到
家
來
獨
自
暄
然
地
「
唏
噓
和
匣
咽
」
°
(
頁

八
七
)
°

這
椋
的
故
事
不
正
應
落
了
卡
繆

(
A
l
b
e
r
t

Camus) 

改
寫
的
「
薛
西
佛
斯
神
話
」
隈
石
頭
上
山
的
寓
言
嗎
？
卡
繆

說
；
「
任
河
一
稱
刑
罰
都
不
及
徒
勞
無
盎
和
毫
無
希
望
的
工

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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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顧
鱟
漓
三
十
年
來
寫
糜
文
學
的
發
展
我

們
會
看
出

二
、
市

場
鎰
濟
社
會
妁
新
秩
序

作
更
爲
可
怕
。

」
誰
不
曾
年
輕
過
？

誰
不
曾
招
展
箔
「理
想
之
夢
」
在
現
痕
槀
碰
得
頭
破
血

流
？
誰
不
曾
爲
了
無
奈
的
積
怨
而
自
感
愚
昧
與
悲
泣
；
漢
生

的
遭
遇
能
博
得
年
長
者
的
矚
目
，
能
博
得
靑
年
朋
友
的
腦
切

，
那
感
同
身
受
的
痛
苦
經
驗

也
是
其
來
有
自
的
。

由
於
這
是
個
很
貼
切
的
肚
會
題
材
，
時
間
的
背
景
涵
蓋

了
將
近
三
十
年
，
蕭
颯
本
人
又
具
倔
了
女
性
作
家
牲
有
的
細

膩
心
思
和
敏
銳
禛
密
的
覬
察
力
，

很
可
以
將
它
發
展
成
極
具

份
葉
的
作
品
。
然
而
，
蕭
颯
却
迴
避
了
正
面
討
諭
問
題
的
立

場
，

因
蒞
同
悄
心
的
陷
入
於
小
說
人
物
，

竟
也
捨
栗
了
作
者

對
這
經
濟
肚
會
的
批
判
和
針
砭
°
朋
友
們
每
論
及
此
，
總
爲

她
惋
惜
。
蕭
颯
把
捉
到
這
麼
深
遠
的
主
題
意
識
，
却
沒
能
充

分
發
揮
，
只
是
稍
稍
激
揚
起
浪
漫
和
現
噴
、
理
愁
和
挫
敗
之

間
的
衝
突
微
波
，
進
而
逹
到
反
諷
的
效
果
而
已
吧
！

現
在
，

當
蕭
颯
將
兩
年
來
陸
繽
發
表
在
聯
副
和
華
副
的

九
篇
小
說
結
集
出
版
，

我
們
才
自
覺
到
必
須
換
個
角
度
來
讀

她
的
小
說
。
否
則
我
們
將
不
易
得
到
較
正
確
的
評
價
。

個
頗
爲
得
意
的
傳
承
脈
流
c

當
白
先
勇
筆
下
的
「
豪
北
人
」
已
漸
凋
零
老
去
，
張
系

國

「棋
王
」
裏
的
一
羣
急
急
趕
箔
金
鷄
下
蛋
的
人
物
匆
匆
走

過
文
學
舞
台
，

蕭
颯
的

「
我
兒
漢
生
」
緊
糙
蒞
粉
墨
登
場
。

如
果
白
先
勇
寫
的
是
五
六
十
年
代
的
澤
北
人
，

張
系
國

寫
的
當
是
七
十
年
代
初
期
崟
潤
經
濟
剛
起
飛
的
豪
北
人
，
則

蕭
颯
所
寫
的
該
是
七
十
年
代
中
期
以
後
堊
灣
肚
會
結
構
和
經

濟
型
態
產
生
新
變
貌
的
臺
北
人
了
。

白
先
勇
的
「
堊
北
人
」
，
個
個
都
背
負
箔
鬼
魂
般
的
夢

廄
，
像
是
摘
在
爛
泥
堆
裏
的
魚
羣
，
吐
沫
相
濡
，
呼
氣
相
濕

。
那
些
「
最
後
貴
族
」
、
「
五
陵
少
年
」
和
「
王
謝
堂
前
燕

」
的
感
情
，

永
遠
地
停
留
在
往
日
絢
爛
光
爟
的
記
憶
裏
。
他

們
對
眼
前
的
景
物
不
是
視
若
無
睹
，
便
是
嗤
之
以
鼻
°
至
於

未
來
如
何
，
抑
或
將
會
發
生
什
麼
事
，

都

一
致
地
避
免
提
及

，

置
之
不
顧
。

張
系
國
的
槀
北
人
可
換
了
一
番
景
象
了

。
陰
柔
纖
細
的

感
情
，

憶
齧
思
故
的
悠
懷
，

富
麗
考
究
的
生
活
，

竭
力
克
守

的
儀
節
，
體
面
驕
傲
的
優
越
感
，
全
被
一
掃
而
光
。
代
之
而

興
的
，
是
一
個
熱
鬧
繁
華
，
生
氣
盎
然
的
場
面
，
在
這
片
充

滿
生
機
的
世
界
裏
，

年
輕
人
毫
不
吝
惜
地
將
其
晶
奮
飛
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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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命
傾
注
在
逐
利
謀
生
的
激
烈
競
爭
中
。
他
們
汲
汲
地
引
頸

翹
筮
癢
無
數
個
明
日
，
分
秒
必

爭
地
運
用
現
在
的
時
刻
。
而

踝
際
呢
？
却
儘
是
金
玉
其
外
，
表
面
上
的
富
饒
和
亢
啻
擾
啖

，
就
是
掩
翳
不
住
稍
神
上
所
呈
穎
的
徬
徨
與
失
落
，
也
彌
補

不
了
心
靈
上
的
眞
空
和
枯
寂
。

輪
到
蕭
颯
，
臺
北
人
有
了
更
豐
裕
的
生
活
條
件
，
經
濟

掛
帥
的
意
識
型
態
被
推
上
另
一
個
高
峯
。
金
錢
幾
乎
穏
穩
掌

握
了
人
類
的
本
能
慾
望
，
由
此
所
培
育
的
觀
念
，
就
決
定
了

整
個
祉
會
的
價
值
取
向
。
舊
社
會
裏
的
一
些
搖
搖
欲
墜
的
道

德
倫
常
，
以
及
苟
延
殘
喘
的
人
性
尊
嚴

，
就
盡
數
淪
喪
在

一

致
牟
利
的
集
體
性
格
和
心
態
下
了
，
人
類
原
本
擁
有
的
較
高

賁
品
質
，
在
這
種
孜
孜
紇
砲
川
流
豐
筵
的
生
活
表
象
裡
，
慢

慢
地
墜
落
、
腐
蝕
，
幾
至
於
失
去
了
效
能
和
信
心
。

我
們
且
看
看
蕭
颯
給
了
我
們
怎
麼
個
形
象
？

「
憤
怒
的
草
莓
」
裏
，

黃
振
輝
一
家
五
口
，
趕
時
舄
地

跑
到
苗
栗
虎
山
溫
泉
，

委
屈
受
氣
地
渡
了
個
不
愉
快
的
新
年

假
期
。
在
囘
程
中
，
黃
太
太
猶
「
喜
孜
孜
的
算
計
蒞
十
斤
草

莓
在
鎏
北
是
什
麼
價
錢
？
囘
去
後
要
送
給
什
麼
人
？
·
」
(
頁

-
五
)
黃
振
輝
也
自
顧
打
點
他
的
算
盤
，
「
囘
去
後
很
該
選

上
一
大
盒
，
晚
上
給
黃
協
理
送
去

，
還
要
感
謝
他
指
引
這

一

趟
好
去
嵓
°

」

的
羣
象
。「

夜
鶯
之
聲
」
裏
，
「薛
承
銘
是
一
所
大
機
構
裏
的
小

職
員
，
賺
錢
不
多
，
但
都
是
穂
穂
咒
賀
的
長
期
飯
票
。
有
時

候
他
也
抱
怨
，
做
大
機
器
珽
的
小
螺
絲
釘
，
愈
磨
愈
沒
了
鬪

志
，
可
是
抱
怨
歸
抱
怨
，
握
牢
了
的
飯
碗
就
算
再
粗
簡
也
是

最
不
容
易
摔
掉
的
°
」

(
頁
-
八
)
他
那
位
胖
太
太
葉
茵
，

爲
了
取
悅
討
好
丈
夫
「小
知
識
份
子
」
的
心
態
，
乃
大
蜑
服

用
減
肥
藥
，
詆
致
了
「
白
血
球
過
多
」
而
死
亡
。

「嚥
氣
的

時
候
她
原
來
豐
圓
的
臉
像
脫
了
水
一
樣
乾
痞
枯
皺
，
一
雙
大

眼
因
爲
瘦
而
凸
睜
羞
，
任
任
筮
羞
丈
夫
，
她
似
乎
有
話
要
說

，
也
許
她
想
要
丈
夫
再
記
起
她
甜
美
的
磬
－
音
，
可
是
最
後
她

還
是
什
麼
也
沒
說
°
」

(
頁二
七
)
人
與
人
的
感
情
，
親
蜜

如
夫
妻
者
都
顯
得
如
此
疏
離
陌
生
，
如
此
無
言
以
對
，
此
毋

寧
是
現
代
人
情
淡
薄
的
病
癥
之
一
吧
！

在
「
婚
事
」
裏
，
從
小
唐
，
新
郎
棺
邵
永
廉
，
新
娘
子

羅
惠
楨
，
以
至
於
男
女
方
的
父
母
，
無

一不
是
儘
在
金
餞
上

打
轉
，
拚
命
算
計
這
場
婚
禮
的
利
盎
，
總
惟
恐
自
己
受
欺
而

成
爲
被
害
人
。
蕭
颯
到
最
後
還
不
忘
來
個
反
諷
，
「
這
同
，

他
(
小
唐
)
+
足
對
濂
了
二
聿
o

」

(
頁
_
二
D
更
突
出

(
頁
-
六
)
版
情
矯
飾
，
正
勾
勒
出
浮
卅
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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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系
國
在

「
昨
日
之
怒
」
裏
，
由
吳
寒
山
說
過
一
句
話

：
「
在
美
圉
這
個
國
家
，
唯
有
成
功
的
人
受
人
尊
敬
，
所
謂

成
功
的
人
就
是
能
自
己
胝
錢
的
人
。」
今
天
，
這
句
話
已
不

再
僅
只
限
用
在
美
國
那
稚
資
本
主
羲
高
度
發
展
的
先
進
國
度

了
。
在
臺
灣
，
尤
其
是
在
豪
北
，
早
將
這
個
價
值
戳
念
完
完

一
丶
做
總
比
不
做
好
吧
？

了
這
些
人
在
這
場
壯
嚴
不
可
兒
戲
的
人
生
大
典
上
的
嘲
弄
和

哀
嘆
！

「
吳
太
太
香
港
五
日
」
，
那
位
類
似

「劉
姥
姥
」
的
吳

太
太
，
「
只
要
想
起
她
馬
上
便
可
以
乘
飛
機
到
嚮
往
已
久
的

購
物
天
堂
—
—
香
港
，
她
便
再
也
不
怕
辛
苦
，
反
而
感
到
無

比
的
與
啻
°
」

(
頁
一
五
三
)
'

畢
竟
香
港
和

「
大
觀
園
」

是
迥
然
不
同
的
兩
個
天
地
，
她
人
到
香
港
才
過
一
夜
，
便
頽

然
懊
悔
起
來

，
「
見
情
纍
淒
凉
，
再
想
到
自
己
竟
然
好
好
的

家
不
待
，
到
了
這
副
流
落
異
鄉
的
地
步
，
不
禁
悲
從
中
來
。

」
(
頁
一
六
O
)
在
香
港
辛
酸
委
屈
地
耽
遊
了
五
天
，
憨
了

一
肚
子
的
窩
囊
氣
，

等
囘
到
家
來
，
左
右
鄰
居
紛
紛
擠
進
她

家
，
七
嘴
八
舌
地
評
頭
論
足
，

結
果
是
「氣
得
吳
太
太
早
氣

如
游
絲
的
癱
瘓
在
沙
發
稿
中
°
」
(
頁
一
八
一
)
°

整
整
地
移
槭
過
來
。
此
在
蕭
颯
的
小
說
裏
見
得
尤
其
眞
切
。

薛
承
銘
追
不
到
手
的
汪
小
姐
嫁
的
是

「
百貨
公
司
的
小

開
，
有
錢
的
很
，
」
身
份
的
懸
殊
，
使
他
在
喜
宴
上
自
慚
形

穢
，
只
感
到
「
這
頓
喜
酒
喝
得
像
給
人
抹
了
一
鼻
子
灰
。
看

打
扮
得
花
團
錦
簇
的
新
娘
子
直
捩
涪
嘴
朝
他
笑
，
好
像
在
說

：

你
也
不
撒
泡
尿
照
照
鏡
子
°
」
(
頁
二
二)
_
l
夜
鶯
之

继
。

梁
世
淳
辦
「實
驗
電
影
展
」
的
動
機
，
不
過
是
想
「鄣

麻
烈
烈
，

驁
世
駭
俗
的
幹
一
場
，
把
雜誌
的
知
名
度
提
高
，

發
行
得
出
去
，
銷
售
是
自

然
增
加
，
嚴
告
客
戶
也
就
塬
源
而

來
°
」
(
頁
三
二
)
l
_

＇

賓
驗
電
影
展
。

還
有
那
位

「
在牆
上
貼
箔
史
懷
哲
大
海
報
照
片」
，
一

付
「
正
羲
浪
然
，
力
圖
發
展
他
奉
獻
肚
會
，
爲
民
服
務
宏
願

的
漢
生
，
經
過
祉
會
大
溶
爐
的
烘
焙
試
煉
後
，
也
只
好
承
認

：
「
我
們
需
要
胝
綫
；

胝
了
錢
，
可
以
做
自
己
愁
做
的
事
。

」
(
頁
八
O
)
1

我
兒
漢
生
。

金
錢
既
經
成
爲
人
倫
關
係
的
樞
紐
，
必
然
要
造
成
人
慾

棪
流
和
私
心
的
無
限
度
擴
張
。
人
與
人
之
問
爲
了
自
保
，
爲

了
佔
有
，
你
就
必
須
恒
常
地
走
在
別
人
前
頭
，
或
躲
在
別
人

身
上
登
高
爬
昇
。
這
就
迫
使
人
們
不
得
不
將
全
付
心
力
放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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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創
業
」
的
工
作
上
。
而
所
謂
的

「事
業
」
其
寅
就
是
不
斷

累
積
的
財
富
與
地
位
，

權
勢
的
腮
合
名
稱
吧
！

「吡
驗
電
影
展
」
裏
，
陳
若
蓁
躺
在
肽
上
嘆
羌
氣
追
問

梁
世
淳
到
底
要
不
要
結
婚
時
，
梁
世
淳
的
囘
答
是
：
「
等
雜

誌
有
起
色
，
我
有
了
自
己
的
事
業
，
有
被
認
可
的
地
位
，
我

們
當
然
要
結
婚
。
」
他
的
理
由
是
；
「
你
立
不
起
來
誰
看
得

起
你
？
·
」
(
選
一
面l
)要
立
就
得
設
法
搞
鈛
。
立
業
在
先
，

成
家
在
後
，
折
衷
之
道
就
是
同
居
。

「
人道
」
裏
，
費
哲
銘
在
爲
歸
國
探
親
的
老
同
學
楊
振

夫
婦
接
風
時
，

面
對
箔
人
家
留
美
學
人
「
眼
中
的
自
負
和
對

那
充
渦
希
望
的
未
來
的
憧
恨
」
相
形
之
下
，
自
己
倒
像
眞
成

了
「
注
定
是
這
芸
芸
衆
生
的
平
凡
屑
碌
之
輩
，
就
像
他
們
所

瞧
不
起
的
大
多
數
人
一
樣
。
」
(
-
貝
一
四
五
)
監
管
如
此
，

戥
哲
銘
依
然
是
急
切
切
地
計
劃
滔
展
罄
箔
美
好
的
未
來
：
「

無
論
什
麼
樣
的
事
業
，

就
是
開
出
版
祉
，
搞
貿
易
…

·
：

只
要

頭
腦
有
創
意
，
當
一
囘
事
的
經
營
，
都
比
在
人
家
手
下
幹
有

前
途
°
」
(
頁
二
壁
^
)
他
夫
婦
倆
之
立
意
把
成
形
的
胎
兒

拿
掉
，
不
也
是
在
進
修
，
創
業
的
美麗
豬
口
下
而
決
定
的
麼
？

無
論
現
在
是
怎
麼
的
艱
難
困
苦
潦
倒
，
但
是
，
人
只
蓍

要
認
典
，
努
力
好
好
做
自
己
的
事
，

然
後
懷
抱
疝
璀
璨
恋
目

的
明
日
夢
境
，
不
停
地
謳
歌
未
來
的
歡
欣
與
榮
傕
，
則
今
天

所
付
出
去
的
一
切
辛
勞
、

屈
辱
、

血
汗
、

苦
楚
，
都
會
得
到

應
得
的
報
償
。
誠
如
聖
經
詩
篇
所
禮
讚
的
：
「
那
帶
神
流
淚

出
去
的
，
必
要
歡
歡
樂
樂
的
帶
禾
捆
囘
來
。

」
人
們
都
一
廂

情
願
地
對
於
不
可
知
的
未
來
的
生
命
，

塗
上
一
層
絢
艷
却
又

模
糊
不
活
的
彩
圖
，

都
成
了
「爲
未
來
而
生
活
的
族
類
」
了
！

「裳
驗
電
影
展
」
裏
，
那
位
拿
電
影
藝
術
當
商
業
營
利

勾
當
的
梁
世
淳
，

「
一
天
十
六
小
時
的
工
作
、

勞
力
、
心
力

、

財
力
浣
水
一
樣
的
投
進
去
，
所
求
的
却
仍
是
項
未
知
的
結

果
，
連
有
什
麼
確
切
的
好
虞
他
也
不
知
道
，
而
且
聽
來
甚
至

有
些
瘋
狂
，
…
…

雷
太
陽
照
躍
箔
的
白

天
裏
，
世
淳
却
又
什

麼
都
不
想

，
什
麼
事
都
只
管
做

，
一
樁
忙
過
一
樁
，
他
不
相

信
自
己
努
力
去
做
，

去
爭
的
全
都
是
錯
誤
。
」
0
貝
四
六
)
°

佛
浴
姆

(
E.

F
r
o
m
m
)在
「
自
我
的
追
尋
」

(
志
文

版
)
E
'，
形
容
視
代
人
說
：
「
他
雖
然
拚
命
地
工
作
力
求
上

進
，
但
是
對
自
己
一
切
活
動
的
徒
勞
無
功
却
茫
然
無
知
，
雖

然
他
對
銣
事
能
力
增
進
了

，
但
對
個
人
生
活
，
對
祉
會
却
鳧

得
力
窮
心
研
。
」
人
類
意
識
既
爲
金
錢
所
主
宰

，
生
活
既
經

全
面
地
尚
品
化

，
人
存
在
的
意
我
失
去
了
掌
探

，
鎮
日
營
蛤

，
爲
的
只
是
在
釈
策
自
己
加
速
生
活
的
步
調
，
以
趕
上
推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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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新
的
多
樣
性
時
代
，
掙
扎
弟
要
在這
哨
靠
掠
迫
的
祉
會
毅

佔
有
一
席
之
地
，
然
而
，
生
命
既
缺
少
一
個
明
確
高
尙
的
儒

念
做
爲
啻
鬪
上
進
的
指
海
，
必
然
在
激
烈殘
酷
的

「
自
由
競

爭
」
中
「
忘
了
我
是
誰
」
，
而
自
我
的
迷
失
也
造
成
了
心
靈

失
却
依
恃
憑
藉
的
苦
悶
，
在
精
神
上
形
成
了焦
灼
與
不
安
。

我
們
可
以
瞭
解
到
，
何
以
漢
生
的
母
親
所
慎
正
擔
心
的

，
「
倒
是
灝
生
到
底
心
底
有
沒
有
一
點
計
劃
？
他
是
不
是
知

這
自
己
將
要
做
一
個
什
麼
樣
的
人
？
將要
做
一
番
什
麼
樣
的

事
業
？
裕
德
和
我
當
初
雖
然
並
不
是
十
分
具
體
的
知
道
這
些

，
可
是
我
們
從
不
輕
易
懈
怠
，
因
爲
我
們
知
道
稍
一
鬆
弛
，

你
所
有
的
夢
想
都
必
定
成
爲
灰
盛
°
」

(頁
七
九
)
那
淤
生

呢
？
·
當
他
碰
了壁
，

造
到
挫
隊
，
囘
到
家
委
委
屈
屈
哭
一
場

，
咀
咒
幾
句
之
後
，
第
二
天
早
上
又
走
了
，

「
我
們
都
不
知

道
他
又
去
忙
些
什
麼
？
·」

(
頁
八
八
)
°

不
忙
行
嗎
？
人
一
旦
在
競
逐
名
利
的
世
界
裏
縮
了
胛
撤

退
下
來
，
繃
縈
的
誹
經
突
然
鬆
懈
了
，

將
用
什
麼
來
抵
補
那

段
稍
神
上
的
空
白
？

將
傘
什
麼
來
維
哭
存
在
的
意
念
？
那
位

忙
得

「
眼
眶
都
究
下
去
了
一
圈
」
的
炭
祉
淳
當

「痕
驗
電
影

展
」
落
了
幕
，
陳
若
蓁
卽
調
侃
的
對
他
說
：
「
你
可
以
再
搞

個
花
橡
忙
啊
＇
·
」
(
頁
五
九
)
不
管
好
與
壞
'
(
得
視
胝
錢

在

「
無
題
的
盡
」
裏
，

蕭
颯
牠
意
舖
排
的
情
節

，
正
頲

示
了
對
人
性
淪
喪
的
沉
重
哀
痛
與
悲
観
。
她
別
具
用
心
地
塑

造
了
兩
位
概
念
性
的
對
比
角
色
：

一
個
年
輕
丶
稍
靈
、

自

信

，
以
充
沛
躍
動
的
靑
春
不
計
一
切
地
追
求
難
於
預
知
的
未
來

；

一
個
則
是
老
邁
，
怛
芳
美
麗
的
啻
夢
，
還
妄
圖
堅
持
點
人

性
高
貴
品
質
的
老
派
人
物
。
透
過
這
兩
個
對
比
人
物
合
分
的

際
遇
，
作
者
加
倍
放
大
了

「適
者
生
存
」
的
競
爭
之
殘
酷
面

，
並
強
烈
地
暗
示
：

在
現
在
肚
會
裏
掙
扎
出
頭
所
必
須
付
出

的
代
價
1

割
捨
了
人
性
的
尊
賁
面
。

以
下
，
諮
試
就
「
無
題
的
盟
」
所
包
涵
的
炭
質
與
延
伸

之
毅
加
以
闡
釋
。

女
主
角
葉
崇
，
「
她
生
得
瘦
小
清
秀

，
却
有
箔

一
對
晶

亮
惹
黠
的
大
眼
睛
，

再
加
上
充
沛
的
精
力

，
她
就
像
頭
幼
獅

，
無
時
無
刻
不
準
備
若
攻
擊
跗
手
。
…
…

她
是
個
自
信
而
想

法
開
放
的
女
核
，
好
奇
，

追
求
新
鮮
，

標
榜
不
穿
陶
衣
，

釋

當
把
性
問
題
掛
在
嘴
邊
，
天
下
就
沒
有
她
需
要
避
諱
的
事
。

幾
次
朋
友
沒
有
錢
訊
模
捎
兒
霜
裸
女
，
她
自
告
啻
勇
扒
了
衣

四

RFag 
、

n
^
h

'

「
無
題
妁
畫
」

的
多
岑
決
定
)
,
「
做
絪
比
不
做
好
吧
！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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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權
充
，
竟
然
也
有
極
佳
的
苯
現
。
」
(
-
且
一
八
七
)
似
此

近
乎
野
性
的
新
潮
人
物
，

敢
任
性
地
將
花
迫
待
、

秘
倫
理
踏

在
胛
下
，
自
有
她
信
奉
的

一
套
人
生
哲
學
。
且
聽
她
說
的
：

「
做
人
崛
！

就
是
要
事
事
勝
算
一
額
才
會
出
人
頭
地
。

我
就
不
反
對
爲
人
要
癘
害
，

不
爭
不
進
取
，

你
就
窩
诞
一
輩

子
好
了
°

」

(
頁
一
八
八
)
這
就
是
：

「
優
勝
劣
敗
」
的
進

化
論
調
，

就
是
強
者
的
信
條
。

做
爲
女
人
，
要
在
名
利
垠
場

爭
逐
，

「
性
」
可
能
是
便
利
有
效
的
武
器
之
一
，
只
要
將

「

性
」
稍
事
裝
飾
，

披
上
「
愛
恫
」
的
美
麓
彩
衫
，
用
來
對
付

自
大
無
知
的
男
人
，
總
是
易
於
收
效
的

。
葉
崇

一
方
面

「自

比
是
天
下
第

一
痴
情
女
子
，

她
愛
得
深
，

愛
得
切
，

愛
得
痕

，

這
是
誰
也
比
不
上
的
°

」
(
頁
一
八
八
)
還
從
來
不
允
許

別
人
否
認
她
的
愛
。
一
方
面
她
又
是
個
「不
婚
主
義
」
者
，

她
認
爲
「
明
天
將
會
是
另
一
個
嶄
新
的
時
刻
」

(頁
了
八
八

)
，
她
也
可
以
髓
時
宜
布

「過
去
的
早
過
去
了
°

」

(
頁
一

茌
-
)
果
斷
堅
決
地
揮
劍
斬
悄
絲
，

不
容
自
己
膠
貒
在
她
吐

造
的
情
網
裏
。
似
此
以

「
性
」
爲
爬
昇
逐
利
爭
名
的
工
具
的

「愛
情
觀
」

，
恰
正
生
動
刻
劃
出
強
者
的
冷
酷
性
格
，

及
萁

極
具
侵
略
性
的
生
存
意
識
，

這
麼
霜
去
，

葉
崇
對
男
人
的

「

始
亂
終
栗
」
，

其
逾
越
法
律
人
情
規
範
的
種
種
背
佗
行
徑
，

甚
至
狠
心
丟
下
三
個
月
大
的
親
骨
护
，

和
沈
剛
雙
雙

「飛
向

聮
術
家
衷
心
棚
往
的
花
都
」

(
直
「
九
七
)
,
也
賓
不
足
爲

怪
了
。蕭

颯
在

「無
題
的
盡
」
裏
，

並
未
在
文
字
上
對
葉
崇
加

以
認
責
。
她
只
是
以
旁
知
的
戳
點
很
冷
靜
地
跟
在
小
說
人
物

身
旁
敍
說
。
其
裳
詁
式
也
於
事
無
補
。
今
天
這
秕
會
，

競
爭

住
的
價
值
評
估
標
準
，

係
以
金
錢
爲
依
據
的
。

人
的
高
度
商

品
化
左
右
了
時
潮
趨
勢
，
所
謂

「
笑
貧
不
笑
娼
」
，
財
富
就

是
權
勢
，

就
是
地
位
，

就
是
成
就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不
能
拿
公

式
化
的
造
總
眼
光
來
論
斷
葉
崇
。

綜
觀
蕭
颯
的
小
說
人
物
造

型
，

愈
是
迫
近
於
典
賓
，

他
們
的
道
德
理
念
就
愈
簿
弱

．
，

他

們
背
德
忘
義
，

趨
炎
附
勢
的
行
爲
就
愈
要
令
人
疵
議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
碰
上
類
似
葉
崇
這
稱
敢
於
全
盤
否
定
傳
統

，

敢
於
向
倫
常
證
敎
挑
戰
的
叛
逆
性
角
色
，

我
們
往
往
不
敢

迫
視
。
可
是
，

身
處
在
這
富
而
無
敎
的
工
商
肚
會
，

果
箕
捫

心
自
問
，

這
號

「
強
要
出
頭
」
不
惜

「離
經
叛
道
」
的
人
物

(
男
女
)
'

我
們
還
眞
難
否
認
其
存
在
於
視
噴
中
。

他
(
她

)
們
力
爭
上
游
，

爭
名
逐
利
的
姿
態
、

方
式
、

路
線
、

裳
然

和
葉
崇
不
盡
相
同
，

可
是
任
何
贏
得
這
場
持
久
性
的

「公
平

競
爭
」
的
優
勝
者
，

其
體
內
必
激
流
箔
葉
崇
那
般
不
覇
的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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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越
的
、
放
任
的
血
液
，
却
是
堪
可
認
定
的
。
葉
崇
不
能
獐

是
成
功
者
的
典
型
，
她
只
是
現
痰
生
沽
淡
的

一
個
概
念
，
一

個
強
者
的
服
念
。

小
說
在
一
起
頭
；

便
寫
道
：
「
報
紙
的
藝
文
版
刊
登
了

她
由
巴
黎
囘
來
的
消
息
。
…

·
：

近
期
將
在
藍
山
褻
廊
舉
行
聯

合
噩
展
。
…
…

說
她
已
經
從
偈
統
的
束
縛
中
得
到
解
脫
…

…

」
(
頁
一
八
三
)
'

果
不
其
然
，

葉
崇
衣
錦
榮
歸
，

載
器
歸

國
，
誰
又
去
計
較
過
往
的
舊
事
呢
？

囘
頭
來
再
增
看
男
主
角
賴
恒
修
。
他
曾
享
器
於
臺
灣
光

復
初
期
的
盟
壇
，
先
後
在
上
海
、

日
本
習
噬
，
並
遊
歷
歐
洲

，
在
多
次
國
際
性
査
展
中
獲
獎
，

是
位
很
被
敬
重
的
藝
術
大

師
，
蕭
颯
在
介
紹
他
出
場
的
那
段
文
字
，
純
熟
而
妥
切
，
挺

見
功
力
：「

他
方
正
飽
滿
的
臉
龐
，

因
爲
上
了
年
紀
，
肌
肉
已
經

有
了
鬆
垮
的
跡
象
，
但
是
歲
月
却
改
變
不
了
他
挺
直
鼻
樑
的

英
氣
，
和
眼
中
閃
爍
的
智
惹
，
尤
其
當
他
牽
起
薄
唇
淺
笑
，

就
像
天
下
再
沒
有
他
不
能
理
解
的
事
，
他
仍
戴
蒞
一
頂
冬
日

裏
他
常
戴
的
法
國
式
軟
帽
，

阻
後
頭
髮
是
淙
亮
的
灰
黑
顏
色

，

穿
箔
暗
藍
的
厚
毛
呢
短
大
衣
，
領
口
露
出

裏
面
棕
靑
色
的

羊
毛
衣
和
棗
紅
領
帶
，
一
副
深
沉
的
責
族
式
便
裝
打
扮
，
算

是
和
他
已
有
的
身
份
搭
配
怡
當
。
他
砉
來
比
夏
天
我
們
在
茱

些
噩
展
會
場
遠
遠
見
箔
的
他
更
鱟
扁
然
壯
碩
，

講
話
聲
音
也

是
沉
滔
洪
亮
的

，
尤
共
五
0
多
歲
的
人
了
，
居
然
仍
然
是

一

派
意
氣
風
發
，
滿
懊
蒞
熱
情
呢
。
他
吸
姻
很
多
，
聽
說
酒
盎

很
大
，
順
芳
話
題
，
他
可
以
獨
自
訴
說
了
半
點
鏑
仍
不
休
止

，

竟
然
聽
者
也
不
鷽
得
枯
燥
°
」

(
頁
一
八
四
)

這
段
描
寫
，
生
動
地
浮
現
出
一
位
老
派
藝
術
家
的
影
像

；

貴
族
式
的
氣
勢
，

豪
放
不
羣
的
侷
緤
，

熱
情
洋
盜
的
胸
襟

，
壯
碩
船
梧
的
體
型
，
却
就
是
無
以
掩
藏
其
不
利
於
「
公
平

競
爭
」
的
脆
弱
性
格
。
他
的
生
存
意
識
僅
拘
限
在
藝
術
的
天

地
礙
。
所
以

「當
話
題
離
開
藝
循
而
轉
向
視
裳
環
境
…
…

你

會
開
始
發
現
他
侷
促
不
安
，
難
以
適
應
的
種
種
問
題
。
」

(

頁
一
八
五
)
他
跟
七
十
年
代
的
豪
北
已
脫
了
節
；
他
是
屬
於

老
一
代
的
臺
北
人
，
和
白
先
勇
筆
下
的
那
羣

「
王
謝
子
弟
」

一
般
地
活
在
過
去
悠
長
美
好
的
記
憶裏
。
他
說
：

「常
年
何
等
的
肯
下
工
夫
啊
！

成
天
裏
有
二
十
小
時
都

用
在
憲
上
啦
！

現
在
這
些
人
，
嘖
！

嘖
！

算
什
麼
呢
？
只
懂

得
爲
自
己
吹
捧
…
…

唉
！

那
時
候
在
日
本
，
我
們
經
常
窮
得

三
餐
不
繼
，

有
白

飯
配
鹹
菜
、
梅
子
就
已
經
很
豐
富
了

。
不

過
，
現
在
囘
憶
起
來
，
又
吡
得
那
時
候
我
們
並
不
窮
，
因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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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侮
天
都
在
盡
。
年
輕
，
對
任
何
事
都
好
奇
，
有
衝
勁
。

啊
！
視
在
老
了
，
不
一
樣
了
，
喝
酒
吃
飯
，
飽
了
腸
胃
，
人

就
連
感
覺
都
困
頓
了
°

」
(
頁
一
九
一
)

如
此
地
迷
戀
於
舊
秩
序
，
賴
恒
修
體
內
尙
迫
留
殆
人
性

的
眞
純
，
他
的
感
情
裏
還
存
有
一
片
愛
的
保
留
地
，
他
的
思

愁
棗
仍
堅
持
箔
某
種
人
類
日
漸
萎
縮
的
情
操
，
他
遠
有
「
理

想
」

，
還
能
去
「
愛
」
，

還
會
認
眞
地
要
求
「
正
義
」
。
只

是
，
理
想
、
正
羲
和
愛
的
定
義
早
已
髓
箔
市
場
價
格
的
急
遽

起
落
而
有
了
新
的

、
不
同
的
解
釋
；
對
這
點
他
是
不
會
自
覺

的
。
同
時
，
他
意
識
上
僅
存
的
一
些
人
類
較
高
貴
的
品
質
的

基
因
，
在
這
遑
遑
然
的
，
自
顧
不
暇
的
無
情
世
界
裏
，
適
足

以
構
成
無
可
救
贖
的
「
罪
惡
」
，
致
而
成
爲
被
淘
汰
出
局
的

致
命
傷
。

於
是
，
雷
葉
崇
，
那
個
他
主
覷
上
認
爲
「
是
很
少
見
過

的
眞
正
有
才
氣
的
女
孩
子
」
(
-
九
四
頁
)
一
關
進
其
孤
芳

自
箕
，
不
解
世
情
的
心
靈
領
域
時
，
他
很
快
地
失
去
了
護
守

的
防
線
，
任
由
葉
崇
的
擺
佈
與
哄
騙
，
在
市
場
經
濟
社
會
所

制
定
的
一
套
嚴
格
競
寨
規
則
下
，
他
不
自
知
地
犯
了
規
，
還

犯
的
不
輕
呢
！
他
遭
到
了
必
然
的
懲
罰
：
遠
星
崟
會
審
査
委

員
的
資
格
被
除
名
；
兒
女
一
致
譴
責
他
的

「
罪
行
」
而
遠
離

了
他
；
落
得
個
身
敗
名
裂
，
生
活
難
以
爲
繼
的
破
敗
田
地
。

那
份
落
魄
的
形
象
，

「
很容
易
使
人
聯
想
起
森
林
中
屬
於
自

然
的
大
灰
酯

n
H
的
受
困
窘
迫
°
」
(
頁
一
九
六
)

等
到
葉
崇
離
他
飛
去
，
「
賴
恒
修
沉
重
而
蹦
躅
蒞
步
履

,
.]認
碳
由
人
羣
中
走
出
機
場
大
罷
，
冷
寒
的
晚
風
吹
着
老
人

頭
上
皺
瘟
的
軟
帽
，
他
的
銀
髮
發
怒
的
拍
打
不
歇
：
而
賴
恒

修
只
是
靜
靜
站
箔
，
看
蒞
送
往
迎
來
的
悲
歡
離
合
，
臉
上
是

那
麼
冷
淡
而
不
帶
任
何
表
情
，
誰
又
知
道
他
心
底
所
眞
正
想

着
的
是
什
麼
呢
？
·」
(
頁
一
九
八
)

這
段
文
字
，
如
果
拿
來
和
賴
恒
修
出
場
時
的
那
種
意
氣

風
發
，
昂
揚
自
得
的
描
寫
一
比
較
'
^
益
發
凸
顒
了
「公
平
競

癌
」
的
失
敗
者
的
孤
絕
乏
力
，
唷
零
落
魄
，
與
頽
喪
潦
倒
。

賴
恒
修
舒
放
的
心
靈
關
閉
了
，
頻
臨
的
老
境
使
人
對
他

的
淒
凉
落
寞
盆
添
扼
腕
的
哀
思
。
「
我
們
果
然
遠
遠
望
見
了

－
老
一
少
，
都
穿
箔
漢
唐
顏
色
的
老
厚
衣
裳
，
蹣
躅
走
在
落

日
的
田
埋
問
，
恍
若
一
幅
靈
不
盡
的
悲
凉
°
」
(
頁
二
0
0

) 

此
一
人
情
困
境
的
悲
觀
色
調
甚
且
還
延
續
到
了
下
一
代

。
賴
恒
修
和
葉
崇
，
各
具
一
極
端
的
強
弱
概
念
化
身
，當
他

們
碰
觸
而
瞬
現
的
閃
息
光
熱
亦
卽
他
們
交
會
下
所
產
生
的
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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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
，
竟
然
是

「胖
圓
圓
的
臉
，
面
色
却
是
一
種
令
人
不
悅
的

靑
黃
，
尤
其
眼
神
呆
滯
，
總
是
泛
視
羞
同
一
個
方
向
，
彷
磷

對
這
個
世
界
迷
惑
得
厲
害
呢
，
·
」
(
頁
二0
0
)
結
届
裏
塑

造
這
樣
一
個
抽
象
角
色
，
蕭
颯
似
乎
是
有
意
強
調
新
舊
調
和

的
必
廢
與
徒
然

．

，
也
或
者
蕭
颯
個
人
對
於
長
此
以
往
的
人
性

前
途
已
失
去
了
信
心
？
否
則
，
這
白
痴
兒
會
是
象
徵
什
麼
？

「
是
非
成
敗
轉
頭
空
，
靑
山
依
莓
在
，
幾
度
夕
腸
紅
」

，
倒
不
如
像
這
對

「
父
子
倆
相
挑
滔
飛
奔
起
來
，
飛
向
那
老

遠
老
遠
，
渺
小
得
只
看
得
見
一
排
列
黑
箱
體
移
動
的
火
車
。

」

(
頁
二0
0
)
當
然
，

賴
恒
修
可
以
帶
羞
小
兒
子
一
起
放

逐
到
一
個
外
人
所
難
以
理
解
的
世
界
：

可
是
，
對
於
現
寅
祉

會
裏
的
大
多
數
人
，
既
無
力
對
抗
高
速
運
行
轉
動
的
資
本
機

器
；

既
逃
不
出
一
棟
棟
聳
立
的
楔
皮
的
巨
大
陰
影
，
是
否
只

能
忿
怒
、

屈
局
、

無
奈
，

然
後
慘
然
地
衰
老
以
終
呢
？

蕭
颯
的
小
說
，
不
止
賴
恒
修
一
個
是
「老
箜
北
人
」
，

「
廉
楨
媽
媽
」
裏
的
廉
楨
女
士
，
也
是
擁
冇
一
份
「被
狂
熱

愛
戀
的
囘
懷
」
釒
＾
一
三
二
的
舊
派
人
物
。
她
的
習
於
故

悄
，
滘
突
闆
追
索
記
憶
圾
所
懷
葳
的
「

一
項
稍
品
」

(
直
一

五
、
要
向
歷
史
繳
的
成
嗪

三
一
_
)
甚且
天
眞
地
以
個
人
尊
嚴
去
和
日
漸
昇
高
力
羅
的
新

價
值
碰
接
，
終
至
於
在
枯
乾
的
泥
沼
裏
步
入
死
亡
°
末
尾
，

蕭
颯
也
塑
造
了
另
一
位
抽
象
人
物
，
「
棕
髮
、

揭
色
眼
腈
，

白

皙
皮
而
」
的
嬰
兒
°
相
對
於
「
無
題
盪
」
衷
的
白
痴
兒
，

這
個
象
徵
某
稹
合
成
文
化
體
的
誕
生
，

正
寓
寫
了
未
來
時
潮

的
指
向
。
果
眞
如
此
，
蕭
颯
在
一
正
一
反
的
諷
喻
中
，
更
明

白

頔
示
了
她
對
人
性
前
途
的
深
重
悲
観
。

「廉
楨
媽
媽
」
原
來
很
可
以
經
由
女
性
作
家
對
生
命
獨

立
認
知
的
角
度
，
以
微
視
的
方
法
，
稍
確
地
陳
剖
豪
灣
經
濟

肚
會
變
貌
下
的
沉
痛
經
驗
。
然
而

，

當
作
者
選
擇
了
媳
婦

I

洋
人
的
敍
事
纖
點
，

因
箔
單
一
的
觀
察
(
特
別
又
是
個

滻
人
)
而
削
弱
了
批
判
與
檢
右
的
力
蜚
。
而
且
人
物
性
格
的

塑
茹
又
缺
乏
明
確
獨
立
的
烘
襯
，

難
以
突
出
作
者
意
欲
暗
示

的
人
悄
摛
念
°
相
近
的
主
題
和
意
念
，
使
用
了
不
同
的
型
式

和
技
巧
，

我
以
爲
「
無
題
的
盈
」
更
能
表
現

「雙
元
性
文
化

」
的
做
值
衝
突
，

也
更
易
感
染
其
散
發
的
悲
憫
情
僳
°
卽
以

「
我
兒
视
生
」
收
錄
的
九
豁
小
說
論
，
我
毋
寧
是
更
偏
愛
「

無
題
的
盡
」
的
。

在
附
錄
「
少
年
誤
生
的
煩
惱
」
，
F派
系
篋
說
：
「
蕭
颯

掖
指
卡
描
述
大
都
市
男
女
錯
綜
複
雜
的
惡
情
(
貞
二
O
九
)



67 

，

綜
戳
蕭
颯
已
發
表
的
小
說
，

其
創
作
州

界
取
材
的
母
塬
顒

然
是
根
植
於
中
產
階
級
的
。

中
能
階
級
的
苦
悶
、

無
力
、
悲

噪
，

固
然
可
以
是
作
家
取
之
不
盡
的
寫
作
根
源
，

而
且
因
其

徭
觸
及
到
此

一
階
汲
心
憊
上
的
敏
感
性
，

氾
類
作
品
總
是
更

易
獲
得
中
籃
階
級
(
控
制
文

化
市
場
的

二
琫
)
的
讖
賞
和
共

鳴
。
可
是
中
產
階
級
的
意
識
型
態
賓
有
其
不
可
避
免
的
限
囿

與
危
戡
，

若
從
作
品
的
長
久
生
命
計
較
，

任
何
嚴
肅
的
文
學

工
作
者
裳
不
應
以
局
限
在
框
架
內
的
成
就
爲
足
。
蕭
颯
在
近

期
的
作
品
裏
(
尤
其
是
「
細
萜g的
盡
」
)
已
展
視
她
洞
悉
周

遭
環
境
變
動
的
惹
眼
，

在
感
受
中
勇
於
思
辨
；
在
生
命
的
重

現
中
勇
於
提
出
質
問
和
不
平
。

有
箔
如
許
心
獫
和
勇
氣
的
小

說
家
，

我
認
爲
蕭
颯
應
該
餵
她
的
觸
狽
伸
展
到
祉
會
階
層
的

各
角
落
；

議
她
的
同
情
與
胭
心
擴
及
到
服
大
的
壯
會
羣
衆
。

忘
了
誰
說
過
的
：

「
二
十
歲
寫
詩
，

三
十
歲
以
後
才
能
寫
好

小
說
。

」
這
句
話
有
某
些
眞
理
的
成
份
，
但
並
非
絕
對
的
。

蕭
颯
裳
在
年
輕
得
可
以
，
只
希
莘
她
不
致
於
在
獲
致
了
名
利

的
歡
呼
中
失
去
了
創
作
的
自
由
，
在
腐
化
和
甌
痺
中
遭
到
空

息

，
或
被
誘
入
死
巷
裏
去
。

整
體
而
論
，
做
爲
昉
代
的
永
恒
見
證
，

蕭
颯
的
小
說
還

必
須
在
文
字
的
強
度
和
張
力
上
多
加
琢
磨
，

纖
芥
綿
密
的
人

性
問
題
，

繁
複
、

深
股
的
祉
會
層
面
，

變
動
不
居
的
理
念
世

界
，
唯
有
透
過
堅
寰
有
力
的
文
字
才
能
經
營
出
小
說
的
壯
孳

l

氣
象
和
偉
大
魂
魄
，

反
溴
的
效
果
固
能
逹
到
某
種
盪
漾
餘
波

的
品
味
效
果
，

或
者
也
能
使
故
事
更
接
近
於
人
生
的
眞
實
景

況
以
討
好
讀
者
，

畢
竟
難
逃
於

「歷
史
之
火
」
焚
惋
的
悲
運

蕭
颯
已
有
長
篇
在
「華
副
」
連
載
，

這
是
個
可
喜
的
事

。
短
篇
小
說
到
底
有
它
負
載
的
極
限
。
不
易
於
將
細
碎
零
散

的
理
念
和
經
驗
統
合
爲

一
個
完
整
的
架
楷
。

蕭
颯
既
孕
育
了

小
說
家
剖
析
生
命
的
靈
視
，

其
捨
短
就
長
，

更
上
一
層
樓
，

搭
建
更
爲
寬
瀾
深
遠
的
場
景
，
以
更
具
體
成
熟
的
哲
學
感
受

和
領
悟
，

統
攝
此
一
時
代
的
豐
富
經
驗
，

應
是
每
一
位
有
心

的
文
學
工
作
者
必
需
嚐
試
的
創
造
方
向
。

且
等
羞
，

屠
努
力
中
的
蕭
颯
，
在
文
學
的
歷
史
裏
，

將

爲
我
們
這
一
代
繳
出
何
等
的
成
績
單
吧
！




